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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承鈞（一八八七至一九四六）早年
留學比利時，隨後轉赴法國，拜入伯希
和（Pelliot）門下。伯希和是交通史家及漢
學家，亦即法國第一代漢學家Chavannes
（內地一般譯作沙畹）的學生。馮承鈞深
得西洋學術訓練，並且精通英、法、比
利時文，亦懂梵文、蒙文、阿拉伯文、
波斯文等。

他憑着優越的學術能力及外文條件
，終其一生，刊行過不少中西交通史籍
，而作品大概可以分成三大類。其一，
是親撰論著，計有：《中國南洋交通史》
、《成吉思汗傳》、《西域地名》、《安南省
道沿革表》、《樓蘭鄯善問題》、《高昌城

鎮與唐代蒲昌》、《景教碑考》、《元代白
話碑》、《西方東漸史》、《歷代求法翻經
錄》等，而以上所著，部分收入《馮承鈞
學術著作集》（全三冊）；其二是翻譯歐洲
學者論著，例如法國色伽蘭（Segalan）《
中國西部考古記》、郭魯柏（Goloubew）《
西域考古記舉要》、《摩尼教流行中國考》
、《蒙古與教廷》、《支那名稱之起源》、《
吐谷渾為蒙古語系人種說》、《景教碑中
敘利亞文之長安洛陽》、《蘇門答剌古國
考》、《鄭和下西洋》等等；其三是校註古
籍，包括《瀛涯勝覽校注》、《星槎勝覽校
注》、《諸蕃志校注》。這位交通史家，堪
稱作品豐富，廣惠學人。

之前在本欄論及岑仲勉編撰《突厥集史》
的背景時，提到岑仲勉閱罷馮承鈞翻譯法國學
者的《西突厥史料》，有感於該書所集史料，
僅限於西突厥而缺少東突厥，於是奮力編集東
突厥史，以補空白。

上述《西突厥史料》的譯者馮
承鈞，是民國時代著名史地學家，
尤專交通史，特別是中外交通史。
其實，上世紀三十年代，是中西交
通史學研究的豐收期。當時出版的
書籍，全屬後輩學習中西交通史的
重要讀物。當中計有：方豪的巨著
《中西交通史》、向達所撰的《中
外交通小史》、《中西交通史》、
張星烺的巨篇《中西交通史料匯編
》，以及馮承鈞親撰的《中國南洋
交通史》及譯自伯希和的《鄭和下
西洋考》等等。

南洋範圍大語言多
關於方豪和向達的交通史論著

，月前已於本欄先後述及。本文轉
為介紹馮承鈞，但礙於篇幅，只可就論著、翻
譯及校註三大範疇各選其中最重要之一書，稍
予介紹，即他親著的《中國南洋交通史》、譯
自乃師伯希和的《鄭和下西洋考》，以及他校
註明代馬歡所著的《瀛涯勝覽》。

馮承鈞於一九三六年寫成《中國南洋交通
史》。據他親述，執筆寫這本書之前，內心充
滿矛盾。當時他雖然還沒踏入 「知天命」之年
，但頗為害怕撰寫大題目
，更不喜歡他人邀約書寫
大題目，而中國南洋交通
史，對他來說，就是一個
大題目。他擔心，縱使勉
強寫就，但內容難免疏漏
，蓋因 「南洋範圍廣大，
涉及語言甚多，非有鴻博
學識不足辦此。」（見書
內 「序例」）他雖然早已
輯妥 「南海地名」，但幾
年來還是不敢向人展示。
即使兒子及朋友鼓勵再三
，仍猶豫不決，未敢動筆
。適巧好友向達從英國寄
贈一本Ferrand所寫的《大食波斯突厥交涉及遠
東之輿記行傳》，而此書大大幫助他考訂地點
，於是毅然執筆，希望本着 「大輅始於椎輪」
之意，為這方面的交通史稍盡綿力。

既然講述南洋交通史，就必須先行界定 「
南洋」的範圍。單以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
》的研究範圍而言，南洋包含 「東起呂宋，西
達印度西岸」，但不包括阿拉伯海西岸各地，
亦不包括安南、占城、緬甸、暹羅四國。關於
此書的鋪排，馮承鈞先把全書分為上、下編。
上編分十章敘述事跡，由第一章 「漢代與南海
之交通」起，至南北朝及唐宋元歷代交通，當
中亦依次以康泰、法顯、常駿、賈耽等人作為
章目主題。最後以 「鄭和之下西洋」作為上編
終章。下編則以七章輯錄史傳輿記等典籍，計
有：扶南（位於中南半島）、真臘（即今柬埔
寨）、闍婆（今爪哇）、三佛齊（今蘇門塔臘
）、南海群島諸國、馬來半島諸國、印度沿海
諸國等傳。下編可視作上編之註釋。

馮承鈞在書內上編大抵指出：中國與南海
之間的交通，究竟早至何時開始，實在難以稽
考。不過，有史可徵者，應始於漢朝，而有關
活動可參閱《漢書》 「地理志」及《後漢書》
「南蠻西南夷傳」、 「西域天竺傳」等；三國

時代吳國孫權派兵出海宣揚國威時估計曾經到
達琉球群島（夷洲），而朱應與康泰曾經到達
柬埔寨、暹羅（林陽國，今泰國）、緬甸沿岸
，然後從恆河南下至錫蘭（斯調洲，今斯里蘭
卡），惜康泰朱應所著遊記早已散佚，僅散見
於《水經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
等古籍；東晉年間，僧人法顯與幾位同伴從長
安出發，外遊十五年始歸，據其親述，最遠所
至之地，是師子國（即今斯里蘭卡），回歸時
經爪哇或蘇門塔臘至廣州。

法顯之後，南北朝往來南海的僧人，可徵
者約有十名，包括覺賢、智嚴，而他們一般抵
達印度甚至斯里蘭卡，而部分僧侶亦行經闍婆
，隋朝焬帝為求外國珍異之物，派兵去過台灣
及越南，並差遣屯田主事常駿通往絕域（遙遠
之地），而他從廣州出發，最遠去到馬來半島

之中的赤土國（據馮考證，往昔以為赤土位處
暹羅境內，實誤）；唐朝賈耽曾從廣州出發，
經屯門（即香港屯門）經越南、新加坡、印度
至西方，包括阿拉伯（阿刺壁）帝國、巴格達
（縛達城）及弗利剌河（即幼發拉底河）；宋

元兩代，海上交通繁忙，單
從沿海所設的市舶司以通諸
國貨貿，便知一二。使臣商
旅所到之處，包括南海諸地
，例如真臘、渤泥（亦作勃
泥、佛泥，即今婆羅洲）、
爪哇、單馬錫（今新加坡）
、萬年港（疑今文萊，而 「
文萊」一詞，始見於《明史
》）、北溜（即今馬爾代夫
，明代《瀛涯勝覽》稱之為
「溜山國」）、天堂（或作

天房國，即今麥加）等。
以上簡述，皆引自馮書

第一至九章。然而，全書最
精要或最引起學子興趣者，
是第十章 「鄭和之下西洋」

。此章篇幅不算很長，正文僅佔全書十二頁。
章內並非縷述鄭和七次下西洋之行程及見聞，
而重點在於訂定正史之謬誤。

力指乃師伯希和紕漏
一般學者研究這個課題時，主要參閱《明

史》 「成祖本紀」及 「卷三百四」 「列傳第一
九二」之 「鄭和傳」以及伯希和《鄭和下西洋

考》。然而，《明史》所記鄭和之事
，僅寥寥數百字，未及詳實，而伯希
和著書時，並未徵引《明實錄》及最
新檢得的相關碑石銘文。伯希和之書
於一九三三年出版，隨後一九三五年
他於某學報發表 「補考」，加引《明
實錄》的資料，但馮氏仍嫌不足，因
此在第十章指出《明史》及伯希和書
的疏漏。馮承鈞作為徒弟，力指乃師
伯希和之紕漏，實屬學林佳話。本文
限於篇幅，只能略舉一二例。

鄭和第一次奉命下西洋，據《明
史》記載，是永樂三年六月；但馮承
鈞推敲，這只是奉旨的月份，而真正
出發的月份，應在秋

後。此外，《明史》只記鄭和
第一次自西洋回國是永樂五年
九月；但《明實錄》的記載，
更為詳盡，應是九月壬子（初
二），並指鄭和此行，最遠至
之地是印度西岸。另，鄭和第
五次奉命下西洋，是永樂十四
年冬，但據南山寺碑所記，鄭
和統領舟師往西域的時間，是
永樂十五年。其實，史書所記
者，是奉敕年；碑文所記者，
是出發年。此外，南山寺亦載
述西域諸國，各獻珍物，包括
獅子、千里駱駝、駝雞、金錢
豹等。不過，關於鄭和奉命及
真正出發的時日，並非每次都
有明確差別。例如，第六次下西洋，據《明史
》 「成祖本紀」所記，是永樂十九年春正月癸

巳，而據南山寺碑所載，真正出發之日，即十
九年春，與《明史》脗合。這是因為出海要配
合季候，鄭和必須趕及春季東北季候風止息之
前出發，而不得耽誤。

扼要而言，馮承鈞在書內第十章引述其他
史料，例如前述《明實錄》及明朝文人祝允明
所寫的《前聞記》，矯正或補充乃師伯希和《
鄭和下西洋考》內的疏漏及紕誤。伯希和書寫
於一九三三年，而此書的馮承鈞中譯本刊於一
九三六年。馮承鈞無論在自己所著的《中國南
洋交通史》第十章內，抑或在他所譯的伯希和
《鄭和下西洋考》的 「序」內，均舉出例證，
指明伯希和書內未善之處。

然而，馮承鈞在中譯本的 「序」承認，儘
管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外國有好幾
位學者曾研究鄭和下西洋之事，但總嫌粗疏
，未曾用心 「尋究史源，勘對版本」，因此
相對而言，伯希和的研究最為用心。可惜伯
希和成書時，只參考《瀛
涯勝覽》、《星槎勝覽》
、《西洋番國志》及《西
洋朝貢典錄》的記載，但
沒有機會查核若干包含新
證的典籍，例如收錄於《
國朝典故》的《瀛涯勝覽
》版本，及分別收錄於《
羅以智校本》、廣州中山
大學復刻 「天一閣」本和
《歷代小史》本所收錄的
《星槎勝覽》，以致有所
遺漏。

伯希和《鄭和下西洋
考》篇幅不算大，約有一
百五十頁。必須指出，這
是一本考證書，不是縷述鄭和七下西洋的事跡
，而是將各本關於鄭和下西洋的典籍考證校勘
。為此，他在短短的引言之後，依次論述《瀛
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志》、
《西洋朝貢典錄》，而以上四書，均屬明朝永
樂宣德年間出現的南海航行著作。至於《明史
》內相關本紀和列傳、《大明會典》、《大明
一統志》、《明實錄》等有關的典籍，則不在
考證之列。

舉例說，伯希和在 「《瀛涯勝覽》」一文
，力證此書作者是親隨鄭和下
西洋的馬歡，而不是張昇，蓋
因張只是修訂者。此外，有些
版本把馬歡寫成馬觀或馬汝欽
，實誤；至於《星槎勝覽》，
伯希和指出，此書的版本問題
，初則以為簡單易索，但其實
與《瀛涯勝覽》一樣繁複。扼
要而言，此書有單卷本，也有
四卷本，皆述及作者費信跟隨
鄭和四下西洋而合共二十多年
的經歷。不過，此書始終未及
《瀛涯勝覽》詳實，但兩者應
該併讀，互補不足；至於 「《
西洋番國志》」一文，伯希和
指出，此書是由南京人鞏珍撰
寫。他曾隨鄭和出使西洋，共

歷二十多國。只可惜，此書散佚，正文未見，
只可在《四庫總目》看到浙江所進的《讀書敏

求記》內間接論說此書的文章。由於所載內容
，謬誤很多，以致 「茫無援據，徒令人興放失
舊聞之嘆」； 「
《西洋朝貢典錄
》」一文，是伯
希和書着墨最多
的一篇，幾佔全
書一半篇幅。《
西洋朝貢典錄》
是一位名叫黃省
會（字勉之）所
著，估計初出時
，只是一個手抄
本，書成於一五
二○年，而初刻
本要待至一八○
八年才出現。儘管流傳版本很多，但從無人校
勘，只有西方漢學家兌溫達曾予註釋及羅克希

耳的英譯本。伯希和有見及此，親為
該書按條校正。舉例說，書內提及爪
哇王的居所時，標明居所 「周二百餘
步」，馬歡《瀛涯勝覽》則作 「周圍
約有百餘步」，而張昇版本的《星槎
勝覽》，卻誇張地寫成 「方三百餘里
」。據伯希和推敲，張昇所言，當然
無理，而馬歡版本，似脫一個 「二」
或 「三」字；至於實情是二百步抑或
三百步，則難以決斷。

儘管一如馮承鈞所言，伯希和《
鄭和下西洋考》確有不足，但始終很
值得閱讀汲取。

為馬歡《瀛涯勝覽》校注
馮承鈞除撰書、翻譯外，亦為交

通史籍校注，當中最值得注意者，是為馬歡《
瀛涯勝覽》校注。一九三四年，他為馬歡書校
注完畢，在書前親撰長序。他在這篇長達十九
頁的序文，扼要述及鄭和下西洋的情況。從永
樂至宣德年間，鄭和七下西洋，率兵將二三萬
， 「多齎金帛」，造大舶數十艘。單以第一次
而言，共有六十二艘，第二次有四十八艘。

除此以外，馮承鈞在序裏基於歷史觀及愛
國心，指出若以世界航海家而言，鄭和比狄加
馬及哥倫布等早了幾十年，但西方史書只提及
諸位西洋航海家而不言鄭和，實在不公！

另一方面，歷代以來，大家都對鄭和的宗
教信仰存疑。他明明是回教徒，父親是去過
麥加朝聖的信徒，為什麼後來歸皈佛教，並
有 「三寶太監」的名號。據泉州回教先賢墓文
所記，鄭和在永樂十五年五月路經泉州時，曾
在該處行香祈福。很多人認定鄭和改宗佛教。
不過，據馮承鈞推定，鄭和並沒有放棄回教，
皆因當時的中國回教徒，既可篤信回教，亦可
兼奉佛教，這種 「回佛兼篤」，於信仰上並無
不悖。

下西洋為彰國威宣皇化
馬歡在自己所撰的《瀛涯勝覽》之內，除

了一個短序之外，親撰一首七言的 「紀行詩」
，以紀其盛。詩云： 「皇華使者承天敕，宣布
綸音往夷域，鯨舟吼浪泛滄溟，遠涉洪濤渺無
極……聖明一統混華夏，曠古於今孰可倫……
歸到京華覲紫宸，龍墀獻納皆奇珍。重瞳一顧
天顏喜，爵祿均頒雨露新。」由此可見，出海
目的，是彰顯國威，宣揚皇化，而攜回的珍物
，多不勝數，其間甚至把叛逆或不服皇令的土
王押回京師。

單以馬歡所參與的行程而言，他就二十個
所到過的國家，逐一紀實。例如，他對滿剌加
（馬六甲）國有如下記載： 「自占城（即占婆
國，今位於越南）向正南，好風，船行八日到
龍牙門（即新加坡海峽），入門往西行，二日
可到。此處舊不稱國，因海有五嶼之名，遂名
五嶼。無國王，止有頭目掌管，此地屬暹羅所
轄，歲輸金四十両，否則差人征伐……」

《瀛涯勝覽》是研究鄭和下西洋的重要典
籍，猶幸此書很容易在坊間買到，喜歡交通史
的學子，實應捧讀。

馮承鈞所著，所譯，所校，當不止上述三
款。平情而論，他對交通史的貢獻，比他所尊
敬的向達以及方豪等學者更大，主要是因為他
為西方擅於交通史的漢學家與中國交通史家及
一般學子建立了一條學術橋樑，透過他的論著
及譯著，我們了解很多關於西方的中西交通史
研究成果。

作品豐富 廣惠學人

▲馮承鈞著《中國南洋
交通史》，左為一九六
五年台灣第二刷；右為
九三年第七刷

▲伯希和著，馮承鈞譯
《鄭和下西洋考》二○
○五年台灣版第三刷

▲馮承鈞兩譯本的二○
一七年新版

▲馮承鈞親校馬歡的《
瀛涯勝覽》

▲馮承鈞學術著作集（
上冊）

涉獵論著翻譯校注三大範疇


